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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2 月的寒冬，帶著厚重的冬衣
踏上田野的路途，一個月北中南三個城市的
奔波，讓我體驗學術研究者必然面對的孤獨，
也讓我體驗田野研究的驚喜與迷人之處。以
下就我的研究發現與田野經驗提出分享。
田野資料整理與分享
研究論文主題是九○年代人民幣匯率制
度的變革，以及相對幣值的變動，對於中國
國內不同地區的分配性效果影響為何，兼論
這個分配性效果對於第三代領導人的政治威
權鞏固發揮什麼樣的效用。
由於論文的研究設計採用 Frieden匯率體
制對國內不同部門的分配性影響模型作為理
論基礎，因此必須先證明中國的資本控制不
具備全然的有效性，除了文獻上可以找到關
於中國非法跨境資本流動的相關估計與研究
之外，此次田野訪談也希望透過與台商或本
地私營企業主的訪談，了解在國家的外匯控
管下，個人或企業如何規避這樣的控管，人
民幣與外匯如何透過國家無法監管的管道流
動，以及這樣的現象是否在時間上有不同情
況的展現。
除了資本控制的有效性之外，也訪問幾
位大陸學者，針對研究主題與研究架構和設
計提出具體意見與評論，並針對相關主題蒐
集當地研究論文等參考資料。
(一)田野訪談對象與內容
在資本控制方面，田野過程中訪談台商、
本地私營企業主、地下金融經營者與為台商
操作財報的專業財會人員，以及當地創投風
險事業經營者。而大陸學者方面，則訪問北
京與上海的學者，並和當地研究生交換意見。
1. 資本控制方面
資本控制的部分，經過比較長時間的熟
悉與了解之後，有幾位台商與當地私營企業
主提供比較私密的境內外資金流動操作經驗。
以外商的觀點來看，需要透過非正常管道來
模糊其真正的外匯資金流動時，其需求都不
在於資金外逃，而在於稅賦的規避，且其規
避的對象包含中國與母國的各種稅賦規定。
主要方法有二種，第一種是透過免稅國
家的第三地子公司複雜的交叉持股，以低報
出口價格的方式，將出口外匯收入直接留在
中國與母國境外。由於中國對外商的出口採
以量監管而非以價監管的方式進行管理，因
此這類方法得以進行，且由於創匯收入沒有
進入國境，因此對中國而言，主要的損失在
於出口稅收減少與進出口貿易實質額度的難
以掌握；從資本跨境流動的控制上來看，由
於實質外匯收入隱身於海關的出口合同之下，
因此可以視為資本外逃的一部分，且這個部
分在國際收支帳的遺漏項上並不會顯現。
第二種方法，則是外商在中國境內收入
或在中國境內變賣資產、或者非經政府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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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可的任何交易而獲得的人民幣或外幣收入，
透過地下金融管道匯入匯出，或是與其他外
商朋友或相熟的本地企業主私底下交換。外
商需要透過非合法銀行管道匯出資金的原因
包括，資金來源為合法收入，但若要透過銀
行換匯出境，則必須繳稅（約 17%-25%），
為求避稅因此轉而透過私下跨境換匯，或是
透過地下金融管道匯出資金。另外一種，是
資金來源為違規或甚至非法獲得，這類所得
透過地下金融管道或私下換匯過程，不只模
糊資金的非法來源，也得以將大額資金匯出
境外，躲避查察。
地方政府對地下金融管道的暢通與否佔
有很重要的地位。根據受訪外資或本地企業
主的說法，地方公安或領導對於黑市金融的
經營者是誰，以及黑市金融的交易情形有一
定程度的掌握，但通常都採取睜一隻眼閉一
隻眼的態度。當中央政府政策宣示打擊黑市
金融的時期來臨時（例如 1998年亞洲金融風
暴、2003 年以後的宏觀調控等），地方政府
與公安部門會「做樣子」配合中央政策，以
逮捕一、兩個黑市經營者或透過黑市交易者
的殺雞儆猴方式，警告市場暫時緊縮交易，
當中央政策宣導期一過，這種警告也自然過
期。長期以來，地方政府與黑市金融自然形
成一種默契，這種默契的存在，一方面是為
了在資本控制下討好外資企業與方便資金調
動運作，一方面則是因為本地人一樣有透過
黑市金融操作外匯的需求，尤其部分地方官
員本身就有很大的不明資金來源，必須透過
地下金融管道匯出境外。
從地下金融市場的性質來區分，許多地
下金融經營者會區分幣別的操作，例如專門
操作台幣或美金市場，尤其眾多小型地下金
融為了控制交易規模與降低風險，對於市場
區別會更小心。根據南方與北方兩地地下金
融經營者的說法，經營人民幣與美金的交易
市場者通常規模較大，且多為中國本地人，
與政府關係良好。不過，美金市場在 2003年
宏觀調控之後有稍微緊縮，2004 年匯制改革
後，黑市匯價與官方價格的價差越來越小，
因此市場需求降低。而台幣市場由於兩岸金
融管制的關係，因此長期以來都蓬勃發展，
1990年代中左右（約 1994年以後）大量台商
進入中國投資後，人民幣與台幣的黑市交易
越來越重要，且其發展程度並沒有如美金市
場般緊縮。從訪談樣本來區別，2003年之後，
廣東地區的台幣市場似乎比較緊縮，但長江
三角洲地區的地下金融經營者並沒有如南方
一般的感受。
以資金金額而言，第一種方法不管是大
型企業或是中小型企業都有類似的操作手法，
且這種手法全世界皆然，不同的是，在中國，
由於外資主導的出口產業是經濟增長的重要
動能，因此這種透過低報出口與第三地而留
在境外的外匯收入額度相當可觀。而地下金
融市場也非中國特有，但在中國，地方政府
與公安部門作為稽查黑市的第一線，卻常常
因為地方經濟發展的考量與地方貪腐問題，
反而與黑市形成默契。上海的台商認為上海法規較明確，地方政府貪腐較不嚴
重，中央的緊縮政策會對外資造成一定程度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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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威權鞏固
在與幾位大陸學者和研究生訪談之後，
在匯率體制與政治威權鞏固之間的連帶關係
上，他們都不認同江澤民具有以出口貿易作
為中國 1990年代經濟增長動能的政策自覺與
遠見，反而強調 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的政策
定調。將這個政策思維整理如下：
A. 19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政策的大
方針，並沒有超出鄧小平的規劃與預見之外，
江澤民作為鄧小平的後繼者，至多只能被評
價為一個良好的出口貿易擴張政策執行者，
而不能說是一個有洞見的領導者。從鄧小平
南巡講話的內容來看，江澤民一開始反而是
一個反市場而行的領導者，直到鄧在南巡講
話中直接點名，江澤民才開始真正大力執行
市場化改革與出口擴張貿易政策。
B. 1994年的匯率體制改革，是 1992年鄧
小平南巡後改革方向定調後的政策改革之一，
但匯率是否浮動或固定，並不是一開始就決
定好的，而是隨著每個不同時期的內外部市
場情況而適時決定的。雖然從歷史回顧看，
匯率水準幾乎十年固定，但這只是整個經濟
發展過程中，內外部市場相互影響的一個結
果而已。
C. 以中國經濟政策出檯的內部過程來
看，固定匯率水準不是一個一開始就規劃好
的政策，但因為長時間沒有變動，因此反而
造成一種市場印象，由市場的預期對匯率水
準政策造成一種無法隨意變動的壓力。
D.匯率政策是否可以視為整個出口貿易
政策的一環，大陸學者不願多評價。但他們
認為，整個出口貿易政策若有造成地區性的
差異，應該僅止於東部沿海與西部內陸的東
西差異；從東部沿海地區看，從南方到中部
的試點演變，雖然有政策上的轉變，但不是
江澤民的「遠見」，而是鄧小平南巡之後的
明確擴張。
3. 宏觀調控方面
在宏觀調控方面，田野訪談過程許多受
訪者認為，近幾年的宏觀調控在地方並沒有
太大的功效。廣東地區的台商認為，雖然宏
觀調控政策之後，地方政府的確受到來自中
央的緊縮壓力，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的情形一樣到處可見。例如，由於中央強化
對外資投資種類與數額上「質」的掌控，但
地方政府一樣有每年的經濟增長與招商引資
上「量」的壓力，加上地方增長的保護主義
與競爭習性，因此地方政府通常會協助外資
規避中央的管控力道。例如，中央緊縮外資
鼓勵內資，地方政府就會協助外資找到內資
人頭，設廠生產。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形在上海
地區的台商也有同樣感受，但是從地方政府
的態度來看，他們認為上海的法規較明確，
中國的固定匯率水準不是一開始就規劃好的政策，但是
因為長時間沒有變動，反而造成一種市場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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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貪腐情形較不嚴重（或更為隱晦），
因此中央的緊縮政策的確對外資造成一定程
度的壓力；從房地產市場的角度來看，他們
認為，雖然仍有很多地方性創投風險經營者
利用與銀行的良好關係持續炒作，但 2004-2005
年的房地產市場的確受到很大的鉗制。
田野經驗談
雖然只有短短三週的訪談時間，但我卻
跑了東莞、北京與上海三個城市，發達且高
度市場化的內陸航空交通，讓我的旅程幾乎
沒有碰過行程安排上的困難。在整個行程中
最讓我頭痛的，可能是多數研究者會遇到的
問題：怎麼找到適合的受訪者，並問出最關
鍵的資料。
傾聽先於發問，以及不要預先對自己的
訪談對象與內容做太大的設限，是我田野過
程中最大的體會。由於我的訪談內容有些比
較敏感，因此部分的受訪者一了解我的訪談
方向後，都採取保守自衛的方式應答，使得
我的訪談在一開始遇到很大的挫折。雖然對
於陷入困境的田野感到焦慮，但我決定放鬆
心情先試著融入在當地的生活，與受訪者閒
聊各種話題，特別是台商在當地投資生活的
甘苦，也讓我有很多體會。這種放鬆的態度
讓我漸漸與受訪者之間建立起信任關係，常
讓我在意外的場合獲得驚喜的成果；例如我
的一位關鍵受訪者，就是在一次吃飯閒聊的
過程中對我敞開心胸，讓我幾乎陷入停頓的
田野訪談迅速進入核心問題，也因此而快速
發展出後續的訪談成果。
田野經驗對於像我這樣一個學術研究的
初學者來說，是相當重要的訓練，不只是質
化研究的技術養成，更重要的是親身觀察與
實地體驗，對於自己回過頭檢視研究問題的
意識與發問方式時，具有關鍵性的影響。親
身觀察與訪談，可以更大程度地避免不適當
的發問或脈絡迷失的問題，讓研究者以更謙
卑的態度省思自己的研究，我認為，這對於
一個學術研究者的訓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